
·15·2014 年第 2期

18 世纪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及其生活

[ 俄 ]  В.Г. 达齐申  郝葵  译

【 内容提要】 18 世纪初，随着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到来，俄国旅华传教士开始了在北京的

侨居生活。这个特殊的俄侨群体，相对于商贾、佣兵、囚俘等，对早期俄中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

18 世纪共有八届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到北京。在评价俄国传教士的特点时，大都指出他们酗酒、

粗暴、懒惰，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主要是由于他们身处一个完全异样的国度所

经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所引发的。俄国传教士与祖国的联系长期中断，不少人都客死他乡。

尽管批评声较为普遍，但还是有过半数的传教士团团长在后来得到了认可。在 18 世纪，作为宗

教传教士团成员的俄国旅华传教士在俄中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而有趣的一页。

【关  键  词】俄国　东正教　传教士团　18 世纪

【中图分类号】 D82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4）02-0015-0010

18 世纪初，随着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到来，俄

国旅华传教士开始了在北京的侨居生活。根据沙

皇的命令，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约安 • 马克西莫维

奇在西伯利亚为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

筹备了行装。传教士团与返京的清政府的图理琛

赴俄使团同行，于 1715 年 4 月抵达北京。东正教

传教士团的成员虽非首批赴华的俄国人，但是，

这个特殊的俄侨群体，相对于商贾、佣兵、囚俘等，

对早期俄中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俄国东正教北

京传教士团的历史虽已广为人知，然而，对其成

员个体的研究却鲜有涉及。

一、北京城内的首批俄国传教士

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由雅库特修

道院院长伊拉里翁 • 列扎伊斯基 [（Илларион 
Лежайский）旧译依腊离宛——编者注 ] 率领。

他出生在乌克兰古城切尔尼戈夫，毕业于基辅

莫 吉 拉 神 学 院（Киево-Могиля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академия）。19 世纪有研究记载 ：“第一届传教

士团成员有：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 • 列扎伊斯基、

修士司祭伊拉里翁和拉夫连季；修士辅祭菲利蒙、

约瑟夫 • 阿福纳西耶夫、伊拉里翁 • 雅库特、费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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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 • 别尔卡、尼卡诺尔 • 克柳索夫、彼得 • 卡尔

梅克，四名教士和三名侍从，他们于 1715 年 4 月

22 日抵达北京。”①另有同期研究收录的一份俄国

政府致清政府理藩院的咨文中写道：“几年前派

有……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随

员包括一名司祭、一名助祭和七名侍从。”②现代

研究认为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所率领的第一届传

教士团由以下人员构成：一名神甫（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和一名修士辅祭菲利蒙，还有七或八名

低级神职人员和其他教堂小职员，这些人中间可

能有托博尔斯克斯拉夫俄罗斯学校的学生。传教

士团抵京时的成员有：约瑟夫 • 季亚科诺夫、尼

卡诺尔 • 克柳索夫、彼得 • 马克西莫维奇 • 雅库

托夫、格里戈里 • 斯马金、费奥多尔 • 科列斯尼

科夫、安德烈 • 波波夫、约瑟夫 • 阿福纳西耶夫。

罗马教皇派驻中国的使节也有记载：来自俄罗斯

的一名修道院院长和十二名神甫抵达了北京③。

19 世纪末俄罗斯外交官伊万 • 科罗斯托韦

茨记述道 ：“鲜有关于第一届传教士团活动的记

载。”④但是有关北京首批俄罗斯传教士的描述在

罗马教皇使节的一封信中有所记载。这位天主教

神甫高度评价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 • 列扎伊斯基

说：“我发现他举止高雅、彬彬有礼，衣着饰物

极其整洁……他的拉丁语说得足以使人理解。”

此外，这位罗马教皇的使者还评价了传教士团的

其他成员：“跟随他的神职人员衣衫褴褛、形秽

影悲。我甚至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成了在教堂门

前玩耍的人，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情形是尤其不可

容忍的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这里）体面的

人也为数不多。”⑤ 

神职人员在中国属于文职阶层，例如有研究

称 ：“中国皇帝把传教士团成员纳入国家的高级

阶层，例如修士大司祭官封五品、辅祭官封七品。

学员归入军士阶层。传教士团所有成员均配给公宅，

位于阿尔巴津教堂地界。”⑥在沙皇宠臣亚历山大•

缅希科夫和几位俄国高级官贵代表共同签署的一份

俄国政府致清政府理藩院的咨文中说：“该修士大

司祭及其随从抵京之时，蒙陛下旨意受万般款待之

尊重，我们至仁的君主沙皇陛下将此视为贵陛下至

诚友谊之象征。”⑦ 

虽然传教士团初期的工作一帆风顺，但是后

来这些俄国人无论在日常生活上还是在传教活动

上都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据科罗斯托韦茨记载：

“传教士团在其团长死后很快便溃乱不堪，其中四

名教士返回了俄罗斯，只留下一名司祭和三名助

手。”⑧1717 年安德烈 • 波波夫、费奥多尔 • 卡列

斯尼科夫、约瑟夫 • 阿福纳西耶夫被派回俄罗斯，

可能是为获取传教用的书籍。但是他们再也没有重

返中国。研究人员帕恩认为，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

列扎伊斯基死于 1717 年 10 月，1718 年 9 月在北

京举行了葬礼。19 世纪有研究认为：“修士大司

祭伊拉里翁于1717年在北京去温泉的途中去世。”⑨

而后，清政府遣修士辅祭菲利蒙和格里戈里 • 斯马

金回国通报传教士团团长的死讯，余四名传教士留

在北京。约瑟夫•季亚科诺夫、尼卡诺尔•克柳索夫、

彼得 • 马克西莫夫从此再未归故土，大约在 1737

年逝于北京。据 19世纪初的一位俄国传教士记载：

“在该修士大司祭 1719 年死于北京后，清政府的

善意也随之结束。”⑩ 

另有研究记载，1719 年春，托博尔斯克都主

教费奥多尔 • 菲洛费在得知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的

死讯后，写信请求西伯利亚省长马特维 • 加加林向

沙皇彼得一世建议往中国派遣主教“及 15 人的全

班教堂神职人员……” 。在 19 世纪的文献中还

存在这样的说法：“1720 年彼得堡在任命新的东

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议。前任

①  Бочаров Н. Две могилы в Покровском 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м 
монастыре в Москве. Историк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вященно-
архимандритов О. Филарета и О. Вениамина. М.，1889. С.142.

②  Назначение в Китай Святителя Иннокентия// Прибавления к 
Иркутским Епархиальным Ведомостям № 15. 1863. 13 апреля. С.200.

③  Пан Т.А. Иларион (Лежайский) //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XXII. М.，2009. С.180.

④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93. № 9. С.59.

⑤  Пан Т.А. Иларион (Лежай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180.

⑥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еседник (Казань).  1887.  № 4. 
С.474.

⑦   Назначение в Китай Святителя Иннокентия. С.200.
⑧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С.59.
⑨  Бочаров Н. Две могилы в Покровском 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м 

монастыре в Москве. С.142.
⑩  Замечания  о Китае Николая Иванова Вознесен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тарстан (НАРТ). Ф.10 (Каза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Оп.5. Д.832. Л.49.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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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 • 列扎伊斯基死后，彼得

大帝下诏任命修士司祭因诺肯季（旧译英诺肯提

乙——编者注）担任此职位，并提升其为修士大司

祭。但是鉴于托博尔斯克都主教菲洛费的建议，同

时出于传教士团工作上的便利，加之当时有关康熙

皇帝本人有意受洗的传言盛行，所以主教公会倾向

于往中国派遣主教级的神职人员。”①这种观点在

俄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有研究称：“至圣的英诺

肯提乙 1721 年 4 月 19 日由彼得堡前往北京。随从

有：两名修士司祭、两名修士辅祭、五名唱诗班歌

手、两名侍从和一名厨师。”②因诺肯季 • 库利奇

茨基（Иннокентий Кульчицкий）主教曾两次出国

并且期待获准前往中国，但是清政府未准许他入

京。因诺肯季主教于 1727 年 8 月收到了俄国驻华

使节萨瓦 • 弗拉基斯拉维奇 • 拉古津斯基（Савва 
Владиславич Рагузинский）的一封来信，信中说：

“北京的朝廷不想接纳主教这样的宗教大员，协议

中也不允许派遣超过三名神甫，而三名神甫可有六

名随从，这六名随从应是四名俄语学员和两名拉丁

语学员，他们可以在北京的学校学习汉语和满语，

同时教中国人俄语和拉丁语。”③1726 年 12 月 30

日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下令派遣莫斯科斯拉夫拉丁

学院（Славяно-латин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毕业生修士

大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为首的新一届传教

士团前往北京。19 世纪的文献指出，安东尼 • 普

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是 1727

年 1 月 9 日被任命为团长的④。圣旨令安东尼携其

学员一同前往北京。这些学员是卢卡•沃耶伊科夫、

费奥多尔 • 特列季亚科夫和伊万 • 舍斯托帕洛夫

( 另有研究认为第三个是伊万 • 普霍尔特 )⑤。他

们在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Иркутский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所办的学校中跟随安东

尼学习蒙古语，在1725年就被指派加入传教士团，

和一名修士司祭随一支商队同行赴华。这支商队有

1 650 匹马和 600 多辆四轮大车，于 1727 年底到达

北京。

以修士大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为首的

第二届传教士团全团于 1729 年 6 月到达北京。成

员包括：外贝加尔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教堂的神甫伊

万•菲利波维奇•菲利莫诺夫（伊万•菲利波夫）、

修士辅祭约阿瑟夫 • 伊万诺夫斯基以及三名学员：

格拉西姆 • 舒利金、米哈伊尔 • 阿福纳西耶夫 • 波

诺马廖夫和伊拉里昂（拉里昂）• 卡利诺维奇 • 罗

索欣（拉索欣）。一项神学院学生的研究显示：“可

以确认，1727年修士大司祭带了三名学员去北京，

这一点从其向圣英诺肯提乙提交的名单中可以看

出，这三名学生‘根据蒙古老师的证明，是学习最

好的学生’，他们是：1. 神甫卡林尼克 • 伊万诺

夫之子伊拉里昂 •拉索欣；2.格拉西姆 •舒利金，

被诺沃杰维奇修道院（Новодевичий монастырь，
位于伊尔库茨克的兹纳缅斯克），位于伊尔库茨克

的兹纳缅斯克的大主教收养，他的母亲是一名寡

妇 ；3. 神甫阿法纳西 •波诺马廖夫之子米哈伊尔 •

波诺马廖夫。”⑥ 

1731 年一支 113 人的商队开赴北京，商队中

有四名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新学员：米哈伊尔 •

波兹尼亚科夫、伊万 • 贝科夫、格拉西姆 • 巴尔希

尼科夫和阿列克谢 • 弗拉德金。1732 年“郎喀从

北京回来时带了两名学员伊万 • 普尔霍尔特和费奥

多尔 • 特列季亚科夫；而代替这两名学员留在中国

的是两名来自莫斯科的贵族学员伊万 • 贝科夫和阿

列克谢 • 弗拉德金”⑦。神甫拉夫连季和三名诵经

士以及刚刚抵京的修士司祭伊拉里翁（特鲁斯或是

特鲁索夫）和三名学员留在了北京阿尔巴津人驻地。

二、俄国传教士在北京的日常生活

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居住在位于北京内城

东南部的东交民巷俄国使馆驻地。他们的传教场所

① Гурий А. Очерк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среди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племен. Т.2. Буряты// НАРТ. Ф.10. Оп.5. Д.874. Л.20.

②   Бочаров Н. Две могилы в Покровском 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м монастыре 
в Москве. 1889. С.142.

③   Переписка посланника Владиславича  об отправке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Антония Платковского в Пекин// Иркутские Епархиальные Ведомости. 
1863.  № 27. С.419.

④  (Качин). История Иркут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Семинарии за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Курсов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тудента... Петра Качина 
// НАРТ. Ф.10. Оп.2. Д.899.  С.86.

⑤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хранящимся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Архи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 1792-1803 году Николаем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м. 
Казань，1882. С.242.

⑥  (Качин). История Иркут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Семинарии за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104.

⑦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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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南馆，阿尔巴津人的称为北馆，最初一些俄国

传教士和学员也住在北馆。一些传教士还在北京买

了地。如：学员沃依科夫 1729 年购买了一块地，

并在死后将该地赠与传教士团，成为传教士的墓地。

传教士们在使馆区的周边购买了一些房屋作为修道

小室。他们还在北京周边购买了一些耕地，通常用

来租给中国农民使用。

在整个18世纪，俄国当局用西伯利亚土著进贡

的毛皮供给北京传教士团。传教士们需自行在北京

出售这些毛皮，换来的钱用于自身和传教士团的花

费。传教士们也能从中国国库中获得一些银粮补给。

传教士团的成员举止各异。科罗斯托韦茨曾有

记述：“传教士团成员常常以争吵、胡闹和酗酒度

日；例如，修士辅祭约阿萨夫，官封七品，曾醉酒

在皇宫中寻衅闹事……”①许多俄国人对待东正教

传教士的态度是有偏见的，尤其是在 19 世纪末期

至 20 世纪，上述观点即证实了这一点。有文献显

示 1734 年郎喀在彼得堡做过一次报告，称修士大

司祭约阿萨夫“身居中国宫廷的达官贵人之中”②。

文献中说：郎喀收到一道指令，“要求其根

据圣主教公会的命令尽快随商队赶赴北京，将修

士大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身边的修士司

祭伊拉里翁 • 特鲁索夫和修士辅祭约瑟夫押解回

圣主教公会接受调查；因为前者故意用墨水弄脏

了一个用于印刷赞颂宗教仪式中皇帝姓氏的板框，

而后者则不愿同修士大司祭做国家节日日祷”③。

现代研究认为对于伊拉里翁 • 特鲁索夫的指控在

以下方面 ：“安东尼声明，伊拉里翁所受的教育

不足以应对与外国传教士的交往，并指出他在履

行职责时粗心大意，表现在：他勾掉了两名已故

大公的名字从而损坏了宗教仪式上用以赞颂皇家

成员姓名的印刷模板。”④

1731 年神甫伊万 • 菲利波夫 • 菲利莫诺夫被

逐出北京，随附公函一封：“伊万神甫与几名学员

在我国不能和睦相处，时常发生严重的争执和吵闹。

他曾残忍致伤安东尼神甫的手臂，因此我们将伊万

神甫遣至边境贵方辖区。”⑤1736 年彼得堡通过一

项决定“把修士大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本

人连同全班神职人员押回圣主教公会……”⑥，这

些传教士在俄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的教会史学家曾写道：

修士大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已经成为一个

“道德极其败坏，贪财到了不可思议地步的”人，

委派他“是俄罗斯的耻辱”，并认为，“使东正教

的心灵得以慰藉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没有参与

委派修士大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去北京

一事”⑦。“修士大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

自愿于 1721 年离开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

院前往托博尔斯克……普拉特科夫斯基当北京传教

士团团长的梦想因向北京派遣英诺肯提乙主教而破

灭……1725 年 5 月 11 日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

修道院收到了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的两道指令，指令

是以修道院院长帕霍米名义发的，从其中一道指令

中可以得知：圣主教公会决定责令修士大司祭普拉

特科夫斯基在伊尔库茨克的修道院建立蒙古语学

校，之后再建立汉语学校。”⑧喀山神学院一位毕

业生在其毕业论文中指出，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

基的阴谋致使因诺肯季 • 库利奇茨基主教没能去中

国，但是也指出：“在普拉特科夫斯基担任传教士

团团长时，使馆建立了教堂，有了固定的神职班

底 ：一名神甫、一名辅祭和两名有权收取薪金的

小教士。但是普拉特科夫斯基任职时间不长，因可

耻行为在严加看管下被逐出北京……可以理解为他

算计圣因诺肯季而遭到的报应。”⑨当时，还有一

种较为公正的观点，认为 “普拉特科夫斯基是一

个历史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未被所有人认清”⑩。

对俄国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十分艰难的。

1734 年和 1735 年传教士团学员米哈伊尔 • 沃耶伊

①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С.61.
②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316.
③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207.
④   Хохлов А.Н. Илларион (Трусов) //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XXII. М.，2009. С.187.
⑤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189.
⑥   Щеглов И.В.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еречень важнейших данных 

из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Сургут，1993. С.136.
⑦  Назначение в Пекин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Антония Платковск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ом миссии// Прибавления к Иркутским Епархиальным 
Ведомостям № 21. 1863. 25 мая. С.300.

⑧   Назначение в Китай Святителя Иннокентия. С.230-231.
⑨  Миссионер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усских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п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Сибири// НАРТ. Ф.10. Оп.2. Д.2283. 
Л.62.

⑩ Приписка // Прибавления к Иркутским Епархиальным 
Ведомостям №12. 1863. 16 марта. 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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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和格拉西姆 • 舒利金先后死在了北京。信使米

哈伊尔 • 绍库罗夫于 1740 年带着一份呈文来到北

京，其中写道：“早年来京学习汉语和满语的学员

拉里昂 • 拉索欣和米哈伊尔 • 波诺马廖夫，因俄国

国内需要……呈请他们随信使米哈伊尔 • 绍库罗夫

返回俄国。”①但是波诺马廖夫未等到回国就身故

了。第一批学成的学员中在中国存活下来的只有罗

索欣，他后来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汉学家。

第三届传教士团团长是伊拉里翁 • 特鲁索夫，

他曾是一名随船修士司祭，在堪察加工作了12年，

而后在托博尔斯克工作，1727 年被任命为赴华商

队的神甫，1732 年被提名担任传教士团团长。伊

拉里翁 • 特鲁索夫初次到北京就与当时的传教士

团团长发生了矛盾而被遣送至俄国法庭。但是，在

法庭上他获得了无罪辩护并被安置到诺夫哥罗德

工作，后又被派至圣三一亚历山大 • 斯维尔斯基

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вирский в честь Св. Троицы 
монастырь）工作。教会的研究人员认为，“1734

年 9 月 10 日在彼得堡，此前曾在北京居住过的

修士司祭伊拉里翁 • 特鲁索夫受苏兹达里和尤里

耶夫的至圣加百列主教（Преосвященный Гавриил 
Епископ）提拔为托博尔斯克高僧院（Тобольский 
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дом）的修士大司祭，取代了修士大

司祭安东尼 • 普拉特科夫斯基，他还是主易圣容修

道院（Посольский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

修士大司祭”②。

1734年9月组建新一届传教士团时，伊拉里翁•

特鲁索夫被任命为团长，与此同时他还是贝加尔主

易圣容修道院（Посольский в честь Преображения 
Господня монастырь на Байкале）的负责人和北京的

圣烛修道院（Срет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派任”

修士大司祭。这位新任团长于 1734 年 12 月 31 日

收到一本有关修士大司祭职责与行动的指南。指南

规定：“作为一名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修士大司祭，

生活中应……遵守各项规矩。”③

新一届传教士团于 1736 年 11 月 10 日抵京，

同行的还有一支由外交官郎喀和特派员菲尔索夫率

领的商队。传教士团成员有：修士司祭拉夫连季 •

乌瓦洛夫和安东尼 • 卢霍夫斯基以及三名学员，其

中包括伊万 • 希西列夫。伊拉里翁 • 特鲁索夫一直

担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直至 1741 年猝死。

1741 年 1月罗索欣将一封阿列克谢 •弗拉德金

针对伊拉里昂 •特鲁索夫的告发信转往彼得堡。信

中提到修士大司祭“酗酒、亵渎神灵……刁难下属”。

圣主教公会随即下令展开调查，传教士团转由拉夫

连季 •乌瓦洛夫领导。但是，在调查开始之前，伊

拉里翁 •特鲁索夫就身故了，而拉夫连季也告病回

国了。19世纪的研究认为，“伊拉里翁 •特鲁索夫

是一个积极的、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人”④。

1742 年一条消息传至彼得堡，“根据该商队

队长菲尔索夫 2 月初呈送的揭发信，修士司祭拉夫

连季和小教士雅科夫 • 伊万诺夫被遣返回俄罗斯，

他们的位置由随商队一同而来的修士辅祭拉夫连季

和小教士科济马接替，并为他们安排了寓所，位于

俄罗斯商城”⑤。1741 年修士司祭拉夫连季 • 博布

罗夫尼科夫从伊尔库茨克教区来到北京的圣烛修道

院。19 世纪的研究指出：“1740 年……修士司祭

拉夫连季从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被派至

主易圣容修道院，同年随商队被派往中国。”⑥1742

年伊万 • 西哈列夫死于北京。第三届传教士团的第

一批成员中在中国坚持到最后的是约阿萨夫 • 伊万

诺夫斯基，其于 1747 年逝于北京。

1742 年初，圣主教公会开始为东正教北京传

教士团挑选新成员。选拔规定中说：“要使他们没

有任何疑虑和想法：因为这个亚洲国家是一个偶像

崇拜的国家，当地人十分友善，对于传播上帝之言

没有任何恐惧和禁忌，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对传

道上帝之言尊敬有加。”⑦

1742 年底，一批新学员随信使米哈伊尔 • 绍

库罗夫一同开赴北京。这些新学员是 1739 年从斯

拉夫希腊拉丁学院选出来的，并且在莫斯科跟着中

国老师进行了语言培训。包括阿列克谢 • 列昂季耶

①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239.

②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Посольского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Иркутской епархии// НАРТ. Ф.10. Оп.5. Д.517. Л.9об.

③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174-177.

④  Миссионер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усских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п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Сибири. Л.62об.

⑤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244.

⑥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Посольского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Иркутской епархии. Л.10 об.

⑦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312.

18 世纪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及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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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安德烈 • 卡纳耶夫和尼

基塔 • 切卡诺夫。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阿列克谢 •

列昂季耶夫，他后来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之一。

1742 年彼得堡选定了第四届北京传教士团

成员，团长由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 • 林采夫斯基

（Гервасий Линцевский）担任，他是基辅米哈伊洛

夫斯基修道院（Киево-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的前任修士司祭。传教士团成员有：修士司祭约伊

利 •弗鲁布列夫斯基、费奥多西 •斯莫尔热夫斯基

和已经居于北京的修士辅祭约阿萨夫 •伊万诺夫斯

基，教士索宗特 •卡尔波夫、基里尔 •谢苗诺夫、

基里尔 •伊万诺夫，低级教士阿列克谢 •斯莫利尼

茨基，教堂侍从季莫费 •安德烈耶夫、马特维 •斯

托罗任科。谈到约阿萨夫 •伊万诺夫斯基，汉学家

尼阔赖•阿多拉茨基（Николай  Адоратский）写道：

“尽管有圣主教公会 1743 年 3月 24 日的决定和修

士大司祭格尔瓦西于同年 2月 21日以‘难以自制和

酗酒’为由书面申请遣返约阿萨夫回俄罗斯，但是

在理藩院的请求下，约阿萨夫还是留在了北京，对

这一事实是没有异议的。”①

枢密院以一纸政令确定了传教士团在北京的

驻留期限为 7 年，来回路途所花时间不计在内。

传教士团在中国应当遵守旧规程，但是在附录中

指出，传教士团团长应向伊尔库茨克的主教征求

意见。传教士们首次被命令学习汉语，文书上讲：

“修士大司祭林采夫斯基，你……和派去的修士

司祭们在北京期间要带领随从竭尽全力学习当地

中国人的语言。”②

在赴任的途中，一名传教士在从莫斯科到伊尔

库茨克的路上逃跑了，还有两人因病留在了托木斯

克。清政府长期以来都不愿放俄国人入境。新的传

教士团作为第五支国库商队的一部分于 1745 年抵

达北京，团长是前女皇唱诗班歌手格拉西姆 • 基里

尔洛维奇 • 列布拉托夫斯基。该传教士商队有一

名固定的翻译伊万 • 雅科夫列夫 • 普斯特内。1746

年列布拉托夫斯基回到伊尔库茨克说“中国人不接

受两名以上的教士，并辩解说条约上根本没有关于

教士数目的内容”③。

据历史学家修士司祭尼阔赖记载：“新的东正

教传教士们发现北京传教士团的状况很糟糕，依照

惯例他们会尽力改善自身的状况，但是这也没能使

他们摆脱单调生活带来的后果，也没妨碍他们的后

继者继续发现他们内部管理的糟糕状况。”④有研

究者指出：“第四届传教士团的活动，总体上延续

着前一届的内容，不同的是本届传教士团成员行为

举止良好，个人能力素质高……那些与阿尔巴津人

不和的传教士团成员拒绝把教堂的钥匙给阿尔巴津

人。”⑤第五届传教士团在北京驻留了 10 年，其中

一些成员没有等到回国就身故了。神甫约伊利 • 鲁

布列夫斯基和修士辅祭约阿瑟夫死于 1747 年。学

员尼基塔 • 切卡诺夫死于 1752 年，安德烈 • 卡纳

耶夫死于 1755 年。

团长格尔瓦西 • 林采夫斯基在 1757 年回

到俄罗斯时在彼得巴甫洛夫大教堂（Петро-
Павловский собор）接受了以佩列斯拉夫主教为

名的按手礼。传教士团成员中有一名波兰人费奥

多西 • 斯莫尔热夫斯基，他是在利沃夫的天主教

耶稣会那里接受的教育，关于此人，杰出学者、

文物鉴赏家弗洛林斯基曾经写道：“他是基辅学

院的教师、基辅索菲亚修道院（Киево-Софий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辅祭。费奥多西和多数其他

候选人一样不愿来中国。在成为修士司祭后，他

被派驻北京……从 1745 年至 1755 年。他在 35 岁

时回到祖国，被任命为谢夫斯基修道院（С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大司祭，1758 年去世。在北

京时，他撰写了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历史，且

毫不隐晦传教士团的缺点。”⑥第四届传教士团虽

然规定驻留期限是 7 年，但是实际上在北京驻留

了10年。至1755年传教士团成员中仍然在世的有：

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修士司祭费奥多西和教士

索宗特 • 卡尔波夫、基里尔 • 谢苗诺夫、基里尔 •

①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 7. С.320.

②   Там же. С.317.
③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254.
④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324.
⑤  Бэй-гуан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 Сост. Б.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М.，2006. С.41-42.
⑥  (Флоринский) Прибавления В.М. Флоринского. (Бантыш-

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хранящимся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Архи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 1792-1803 году Николаем Бантыш-
Каменским. Казань，1882. С.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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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诺夫、阿列克谢 • 斯莫里尼茨基①。

新一届的北京传教士团成员于 1753 年在莫斯

科开始选拔。传教士团团长由莫斯科人修士大司祭

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Амвросий Юматов）担任。

“此前他是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的诗学教师，有学

识且性格刚毅。”②传教士团成员有：修士司祭索

夫罗尼 • 阿吉耶夫斯基、西尔韦斯特尔 • 斯皮岑，

修士辅祭谢尔盖，教士斯捷潘 • 济明、伊利亚 • 伊

凡诺夫、阿列克谢 • 达尼洛夫。随传教士团一同被

派往北京的还有学员瓦维拉 • 耶罗莫拉耶夫、斯特

凡 • 索科洛夫、斯特凡 • 亚基莫夫和伊万 • 奥泽罗

夫以及一名“加入教会不久的波斯人、团长的侍从”

瓦西里 • 亚历山德罗夫、“基辅居民、修士司祭索

夫罗尼的侍从”伊万 • 科兹洛夫斯基和修士司祭西

尔韦斯特尔之子格里戈里 •斯皮岑。

第五届传教士团于 1754 年 12 月底到达北京，

但是清政府只允许6名俄国人留华，而教士伊利亚•

伊凡诺夫、三名侍从以及所有学员都被迫与上届传

教士团一同返回了俄罗斯。尽管留华的传教士人数

不多，但是却做了很多事，正如有研究指出：“修

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在 17 年间共为 220 名满人和

汉人进行了洗礼。”③第五届传教士团在华驻留时

间很长，最后只有两人得以活着于 1772 年返乡。

修士大司祭于 1771 年 7 月 1 日逝于北京，同年去

世的还有索夫罗尼和谢尔盖。西尔韦斯特尔则死于

1773 年回国途中。

1771 年 11 月 8 日第六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

抵达北京，团长为修士大司祭尼古拉 • 茨韦特，

1767 年受任。19 世纪的研究记载：“与他一同受

任的还有修士司祭尤斯特和约安尼基、修士辅祭尼

基福尔和诵经士谢苗•茨韦特、谢苗•基列夫斯基。

1769 年 8 月 22 日挑选了学员雅科夫 • 科尔金以及

托博尔斯克神学院的三名学员阿加福诺夫、帕累舍

夫和巴什科耶夫。”④19 世纪中叶有研究记载：

“1771年东正教传教士团经伊尔库茨克前往北京，

由修士大司祭尼古拉 • 茨韦特率领。传教士团成员

中的修士司祭约安尼基死在了伊尔库茨克，而诵经

士谢苗 • 茨韦特和谢苗 • 基列夫斯基也无力继续前

往。根据伊尔库茨克省长的要求……这三人的位置

由神甫约安 • 普罗托波波夫、教士伊万 • 格列别什

科夫和 18 岁的彼得 • 马尔科维奇 • 罗季奥诺夫替

补。罗季奥诺夫随团来到北京后，从 1771 年驻留

至 1783 年，其间学习了满语和汉语，达到了能够

部分会话的程度。”⑤

据尼阔赖记载：“第六届传教士团在北京的生

活状况总体上比较平静。只是一次闹剧打破了他

们平静而单调的生活。小教士伊万 • 格列别什科

夫……在法庭上宣称……大神甫自由石匠不配活在

这世上。因此事被传唤至法庭的几名学员称，这样

的告发是不公平的并且格列别什科夫认为，他的这

种滑稽的告密行为是为了使传教士团的成员们被尽

快遣返回俄罗斯。这个小教士曾因为类似的玩笑被

戴着锁链关进禁闭室。此外，也有人遇难，一个加

入东正教的汉人安德烈，在被审讯后于使馆的围墙

上上吊了……显然，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有些软弱或

者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下属从北京艰难的生活中挽救

出来。总体来说，他在继续着前人的事业，尽管没

有多大的起色。”⑥1778 年 1 月，修士大司祭尼古

拉 • 茨韦特通过耶稣会士给彼得堡带去了两封关于

提前回国的呈文。传教士团的六名成员包括三名学

员于 1782 年随伊古姆诺夫的商队返回了俄罗斯。

俄罗斯著名教育家莫斯科大主教普拉东 • 列

夫申奉外交委员会之命筹建第七届东正教北京传

教士团。但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找到愿

意赴华的人，直到 1780 年初一名波兰（西乌克

兰）人同意担任传教士团团长，他就是位于彼得堡

的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圣三一修道院（Троиц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司祭约阿

基姆 • 希什科夫斯基（Иоаким Шишковский）。

他被提拔为修士大司祭调往莫斯科。传教士团成

员包括：顿河修道院（До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修士

司祭安东尼 • 谢杰利尼科夫、安德罗诺夫修道院

（Андронов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司祭阿列克谢 •

博戈列波夫、圣三一大寺院（Троицкая лавра）的

修士辅祭伊兹赖尔。教士有 15 岁的莫斯科神学院

学员伊万 • 安德烈耶维奇 • 奥尔洛夫，他的父亲是

①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339.

②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С.62.
③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421.
④  Бочаров Н. Две могилы в Покровском 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м 

монастыре в Москве. С.146.
⑤ Управление Святителя Иннокентия // Прибавление к Иркутским 

Епархиальным Ведомостям № 4. 1864.25 января. С.59.
⑥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48.

18 世纪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及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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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教堂司事，以及一名哥萨克人。第七届传教士

团的学员包括：莫斯科神学院学生叶戈尔 • 萨列尔

托夫斯基、圣三一神学院学生伊万 • 菲洛诺夫和

“亚裔……来自苏兹达里高僧院唱诗班歌手”安

东•弗拉德金。后来，普拉东大主教的唱诗班歌手、

19 岁的阿列克谢 • 波波夫因个人意愿也成了传教

士团的学员。

在给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 • 希什科夫斯基的

特别守则中规定：“身处异国他教、民众思维特

殊的环境里，外交委员会过分注重您的行为是否

合乎体统，并在这种环境中监督您的随从，原因

可以解释为：这是官衔、您的名号以及对您寄予

的希望所要求的。”①有研究记载：“传教士团于

1781 年 8 月 23 日出发，同年 11 月 2 日顺利抵达

北京。11 月 6 日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 • 希什科夫

斯基把推荐函转交给了三名清政府官员。”②

另有研究指出，“第七届传教士团生活平静，

没有出现对成员的责备和蔑视……他们得到授权可

以离开会馆，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例如，北京

周边地区直至长城，30 俄里外的温泉以及 20 俄里

外的通州，那里停泊着来自南方的商船。同样，不

同的人能不受阻碍地进入俄国传教士团……俄国传

教士们的生活总体上是封闭的”③，矛盾冲突相当

多，例如，奥尔洛夫“怀恨传教士团团长，两次将

他告上法庭，请求把他遣返回俄罗斯……当他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自己却被遣返回了俄罗斯”④。

奥尔洛夫是 1787 年底回国的。叶戈尔 • 萨列尔托

夫斯基和伊万 • 菲洛诺夫未等到回国就死在了北

京，弗拉德金最终回到了俄罗斯并且成了一名翻译。

三、结语

18 世纪的最后一届也就是第八届东正教北京

传教士团组建于喀山。1793 年 1 月索夫罗尼 • 格

里鲍夫斯基（Софроний Грибовский）受任为团长。

成员有：修士司祭叶谢伊、瓦尔拉姆，修士辅祭

瓦维拉，两名低级教士，学员帕维尔 •卡缅斯基、

斯捷潘•利波夫采夫、伊万•纳洛斯舍夫和卡尔普•

科鲁格洛波列夫。1794 年抵京的商队共 32 人。从

第八届传教士团开始俄罗斯传教士的历史进入了

新的阶段。这一届传教士团回到祖国时已经是 19

世纪了，他们的故事也已广为人知。

需要指出的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中许多

成员都曾在清政府的机关中供职，担任翻译和在

学校中教授俄语。传教士团的第一届成员约瑟夫 •

季亚科诺夫学习了满语并且自 1725 年开始担任翻

译和俄语教师。沃依科夫和列昂季耶夫在理藩院

担任翻译，在清宫的学堂中担任俄语教师。

对于在北京的东正教神甫来说，传教活动并

非他们的全部职责。传教士团主要是为了保证旅

华的阿尔巴津人和俄国人的需要。此外，传教士

团还完成了外交代表和研究机构的职能。

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曾有合作，这在

俄国本土是不常有的事情。尼阔赖写道：“限于

自己在南俄学校中所受的教育，这一时期的东正

教传教士自然会与天主教徒相亲近，相比之下天

主教徒算得上是北京的老住户了。除了兴趣之外，

促使这些俄国人与天主教同行们相亲近的原因还

有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因此，我们的传教士在

安置教堂设施，例如圣像壁的时候可以去向他们

求教，向天主教工匠定做圣像，甚至向他们学习

一些技能，例如葡萄种植等。天主教徒的这种外

在影响力也必然导致了借用他们对基督教书籍翻

译的情况出现。”⑤清政府的反基督教措施没有威

胁到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及其教民们的生存。

现代研究指出：“1768年在打压罗马法基督徒时，

在上帝的庇佑下，清朝政府没有动这些阿尔巴津

族系的希腊俄罗斯基督徒。”⑥

对传教士们在北京的活动总体评价存在矛盾。

在评价俄国传教士的特点时，大都指出他们酗酒、

粗暴、懒惰，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

要是由于他们身处一个完全异样的国度所经受的肉

体和精神上的重负所引发的，例如，第五届传教士

团团长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曾言：“中国人在

看到外国人时，即便（外国人）是穿着他们的衣裙，

①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195.

②   Там же. С.197.
③  Бэй-гуан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 Сост. Б.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М.，2006. С.52-53.
④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209.
⑤   Там же. С.333-334.
⑥   Бэй-гуань: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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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辱骂、嘲笑和唾弃（他们）。”①在俄中之间

发生纠葛时，东正教的神甫们实际上成了人质，

他们处于清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有时甚至是软

禁。有研究指出：“这段时间俄国东正教北京传

教士团的处境非常悲惨。因俄国人没有把逃犯交

予中方，中国皇帝下令封了俄国修道院，禁止里

面的东正教传教士外出，设置了戒备森严的岗哨，

并在使馆的大门上钉上一道死刑令，威慑那些胆

敢进入修道院的中国臣民。”②此外，还出现过其

他的复杂情形，例如，因两国法律文化上的差异

使得传教士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纠纷：“到第六届

传教士团时期，（传教士团）共有田产五块用于

出租。在中国出租田产的租金往往是恒定的……

但这也没能使传教士团在收租金时免于各种官司

和麻烦的纠缠。”③ 

俄国传教士与祖国的联系长期中断，不少人

都客死他乡。例如，第五届传教士团共六名成员，

四名死于北京，一名于回乡途中死在了伊尔库茨

克。第一、三、五、七届团长，即 18 世纪东正

教北京传教士团超半数的团长，均逝于中国。19

世纪中期，俄国传教士曾在信中写道：“我去了

安葬我们的传教士的墓地……我长久地注视着石

碑上那些逝者的姓名……我把这些名字都抄了下

来……1. 自创世记第 7278 年第 10 月第 2 日莫斯

科人氏、修士辅祭谢尔盖的遗体安葬于此，在修士

大司祭阿姆夫罗西 • 尤马托夫时期于北京居两年

零九个月；自言成肉身起第1768年第9月第30日；

自其出生起第44年第9月。2.修士大司祭尼古拉•

茨韦特的随员诵经士伊万 • 格列别什科夫自 1771

年 11 月 8 日至 1777 年居于北京，自其出生起第

52 年第 12 月第 31 日……6.1772 年 4 月 7 日上帝

的奴仆阿列克谢 • 达尼洛夫神职在修士大司祭阿

姆夫罗西 • 尤马托夫时期供职 7 年……而阿姆夫

罗西本人的墓志铭是由对他崇敬有加的天主教传

教士所写：‘这里安葬着最虔诚的神甫、莫斯科

人氏、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 •尤马托夫的遗体，

他在莫斯科帝国学院（Московска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经历了全科——文法、诗学、演说、

哲学、神学十年的修行后，担任该院教授 8年……

1754 年底来到北京，在此俯首益行于教堂修道之

事 17 年，以言、建、论、行助人于逢事之需。自

其出生起第 54 年第 7 月第 10 日晚祷之后，于北

京虔诚而终。愿上帝与众圣一同为你的奴仆修士

大司祭阿姆夫罗西的亡灵祈祷。’另一面是用中

文和拉丁文书写的……此外，还有这样的铭文：

1782 年 12 月 29 日，自出生 50 年 20 日患病，上

帝的奴仆修士司祭安东尼 • 谢杰利尼科夫，苏兹

达里人氏，商贾，仅接受过识字教育，作为修士

司祭约阿基姆的随员来到北京。”④在传教士团 27

名学员中有 12 人未及归国便命陨大清。

据 19 世纪初俄罗斯传教士记载，最受礼遇的

俄罗斯传教士是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 • 列扎伊斯

基，“该修士大司祭 1719 年在北京死后，中国政

府的善意也随之结束；因为第二届传教士团行为

如此茫然……从这之后我们的传教士团已经无法

在政府面前修正自己的形象，反而愈发加剧了在

政府面前的不良印象”。然而，尼古拉 • 沃兹涅

先斯基指出，“中国人对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和

阿姆夫罗西的行为做出了正面的评价”⑤。20 世纪

初也有传教士指出，“早期传教士团中杰出的修

士大司祭有：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⑥。总体看来，

尽管批评声较为普遍，但还是有过半数的传教士

团团长在后来得到了认可。在 18 世纪，作为宗教

传教士团成员的俄国旅华传教士在俄中关系史上

写下了重要而有趣的一页。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Адо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413.

②   Там же. С.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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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С прибытием в Пекин в XVIII ве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русские миссионеры стали 
селиться в Пекине. Эта особая группа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 живуща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оказала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боле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раннем этапе, чем русские торговцы, 
наемные солдаты, пленные и др.  В 18 веке в Пекин было направлено восемь духовных миссий. При оценке 
особых качеств русски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гда отмечается их пристрастие к 
пьянству, грубость и лень. Эти пробле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но вызваны они были непомерным 
физическим напряжением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грузкой, которые испытывал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миссионеры, 
оказавшись в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ужой стране. Порой русские миссионеры долгие годы были лишены связи 
с родиной, многие умирали на чужбине. Однак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критику,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более половины 
начальн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была одобрена. Русские миссионеры, 
члены  Рус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вписали важную и интересную страницу в историю китайск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миссия; 18 век

Жизн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в Пекине в 18-м веке 

В.Г. Дацышен  Пер. Хао Куй

Abstrac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with the advent of Orthodox missionaries, Russian missionaries began their lives 
in Beijing. Compared with the merchants, mercenaries, prisoner, Russian emigrants was a special group, which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Russia-China rela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there are eight groups 
of orthodox missionaries came into Beijing. When evalu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ssian missionaries, people 
often pointed out their drinking, crude, lazy, these problems do exist in a certain extent. But this mainly because 
they were in a totally strange country, endured physical and mental burden. Russian missionaries lost the links with 
the motherland for a long time, many people dead. Despite the criticism, more than half of emigrants’ team leaders 
gained recognition in later. In the 18th century, Russ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s the members of missionaries’ team 
in China, write an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page in Russia-China relations.
Keywords: Russia; Orthodox; missionary group; the 18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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